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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一
位
報
道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內
地
記
者
，
把
接
受
訪
問
的

學
者
所
講
的
話
變
成
自
己
敘
述
的
文
字
，
眼
下
已
是
司
空
見

慣
的
事
。
像
馬
悅
然
教
授
所
說
的
情
況
，
我
也
經
歷
過
。
本

港
某
大
中
資
政
論
雜
誌
的
採
訪
主
任
，
曾
採
訪
我
兩
個
多
小

時
，
要
我
講
述
香
港
文
學
狀
況
與
華
文
文
學
的
狀
況
。
採
訪
完

後
，
雜
誌
出
來
的
文
章
，
洋
洋
三
千
多
字
，
全
部
變
成
了
他
個
人

對
海
內
外
文
學
的
觀
察
，
其
中
只
有
一
句
話
提
到
我
。
我
為
之
啼

笑
皆
非
。

這
種
竊
取
別
人
的
東
西
而
成
為
自
己
的
東
西
的
情
況
，
在
內
地

越
來
越
普
遍
，
而
且
不
當
一
回
事
。

如
上
述
馬
教
授
所
說
的
記
者
，
之
前
已
有
前
科
。
劉
再
復
的
女

兒
、
馬
里
蘭
大
學
劉
劍
梅
教
授
，
也
曾
撰
文
揭
露
過
。
但
是
，
這

位
記
者
仍
然
紋
風
不
動
，
活
躍
報
界
，
這
才
是
咄
咄
怪
事
！

回
頭
說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今
年
讓
華
文
文
學
界
失
望
了
。
因
為

沒
有
華
文
作
家
獲
獎
。

之
前
香
港
有
線
電
視
台
記
者
曾
一
直
在
找
我
，
說
他
們
聽
說
北

島
獲
獎
，
希
望
我
能
接
受
訪
問
。

其
實
關
於
北
島
獲
獎
消
息
已
傳
了
近
二
十
年
了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的
某
一
年
，
北
島
在
美
國
的
寓
所
圍
繞
幾
百
個
中
外
記
者
，

關
於
他
獲
獎
傳
言
言
之
鑿
鑿
。
我
也
有
點
困
惑
。

後
來
終
於
證
實
這
是
傳
言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後
，
湧
現
了
一
批

朦
朧
詩
人
，
除
北
島
外
，
顧
城
、
舒
婷
、
楊
煉
，
甚
至
芒
克
、
海

子
等
，
都
是
十
分
優
秀
的
。

這
批
詩
人
之
中
，
顧
城
才
華
橫
溢
，
他
的
詩
，
不
光
有
神
來
之

筆
，
而
且
有
韻
味
，
百
讀
不
厭
，
可
惜
他
走
上
毀
滅
自
己
、
毀
滅

心
愛
的
人—

—

妻
子
之
路
，
否
則
他
的
詩
比
之
西
方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詩
人
，
更
有
創
意
和
豐
富
的
內
涵
。

舒
婷
是
官
方
最
早
認
同
的
朦
朧
派
詩
人
，
她
的
詩
︽
我
的
祖
國
︾

曾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朗
誦
過
。
她
自
己
倒
很
欣
賞
顧
城
的
詩
。

另
一
位
自
我
毀
滅
的
詩
人
，
是
海
子
，
他
躺
在
鐵
路
上
讓
火
車

輾
過
，
死
得
悲
壯
！

也
許
詩
人
是
生
活
在
自
己
的
特
異
空
間
，
尋
常
人
是
難
以
理
喻

的
。好

比
今
年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瑞
典
詩
人
托
馬
斯
．
特
朗
斯
特

羅
姆
︵T
om
as
T
ranstrom

er

︶，
過
去
也
數
度
傳
言
他
獲
獎
，
均

不
得
要
領
。
今
次
突
然
獲
獎
，
傳
媒
也
跌
了
眼
鏡
，
他
自
己
也
大

感
意
外
。

他
已
屆
八
十
歲
高
齡
，
還
因
患
了
腦
溢
血
而
罹
致
半
身
不
遂
，

再
不
讓
他
獲
獎
，
怕
來
不
及
了
。

諾
獎
委
員
會
說
他
的
詩
結
合
了
印
象
主
義
和
象
徵
主
義
，
語
言

表
達
精
雅
。

這
位
詩
人
的
詩
觀
，
也
很
有
意
思
，
他
說
：
﹁
詩
是
某
種
來
自

內
心
的
東
西
，
和
夢
是
手
足
。
﹂
又
說
：
﹁
詩
人
必
須
敢
於
放
棄

用
過
的
風
格
，
敢
於
割
愛
、
消
減
。
如
果
必
要
，
可
放
棄
雄
辯
，

做
一
個
詩
的
禁
欲
主
義
者
。
﹂
特
朗
斯
特
羅
姆
是
一
個
永
遠
追
求

創
新
者
，
他
認
為
﹁
詩
人
的
創
作
應
是
不
斷
擺
脫
自
己
的
過

去
﹂，
強
調
﹁
詩
人
不
要
成
為
自
己
的
學
舌
者
﹂。
瑞
典
文
學
院
院

士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委
謝
爾
．
埃
斯
普
馬
克
，
是
特
朗
斯
特
羅

姆
的
支
持
者
，
他
把
後
者
稱
為
﹁
試
圖
解
釋
靈
魂
的
詩
人
﹂。

從
中
文
譯
詩
讀
特
朗
斯
特
羅
姆
的
詩
，
也
許
讀
不
到
原
汁
原

味
，
印
象
中
，
有
一
首
︽
冰
雪
消
融
︾
的
詩
有
點
令
人
回
味
：

早
晨
的
空
氣
留
下
郵
票
灼
燒
的
信
件
／
冰
雪
閃
耀
，
負
擔
減
輕

—
—

一
公
斤
只
有
七
㛷
／
太
陽
離
冰
很
遠
，
在
冷
暖
交
界
處
飛
舞

／
風
像
推
㠥
童
車
在
慢
慢
地
走
㠥
／
全
家
傾
巢
而
出
，
看
久
違
的

藍
天
／
我
們
置
身
在
傳
奇
故
事
的
第
一
章
裡
／
衣
帽
上
的
陽
光
像

黃
蜂
身
上
的
花
粉
／
陽
光
在
﹁
冬
天
﹂
的
名
字
上
坐
㠥
，
坐
到
冬

天
消
隱
／
雪
中
的
圓
木
靜
物
畫
使
我
深
思
，
我
問
：
﹁
你
們
想
跟

我
去
童
年
嗎
？
﹂
它
們
說
：
﹁
去
﹂
／
灌
木
中
詞
在
用
新
的
語
言

嘀
咕
：
／
母
音
是
藍
天
，
輔
音
是
黑
枝
杈
，
它
們
在
雪
中
漫
談
／

但
穿
轟
鳴
之
裙
鞠
躬
的
噴
氣
式
飛
機
／
使
大
地
的
寧
靜
百
倍
地
生

長
。

︵
二
之
二
︶

國
際
花
邊
通
訊
透
露
，
財
困
重
重
的
冰

島
有
意
把
部
分
土
地
賣
給
中
國
以
解
他
們

之
國
債
纍
纍
，
據
說
有
中
國
人
為
此
訊
而

狂
喜
，
慶
賀
中
國
人
終
於
站
起
來
了
。
的

確
，
是
否
真
的
會
﹁
買
﹂
是
另
一
回
事
，
憶
只

百
年
前
光
景
，
中
國
晚
清
落
後
腐
敗
，
列
強
來

侵
要
瓜
分
中
華
，
英
法
俄
日
一
回
回
來
劃
地
殖

民
中
國
還
要
割
地
賠
款
，
如
今
中
華
強
大
富
可

耀
世
，
誰
敢
來
動
我
毫
毛
？
歐
洲
小
國
財
困
還

想
賣
地
給
中
國
，
中
國
人
真
的
吐
氣
揚
眉
了
。

不
過
老
實
說
，
我
們
真
的
要
買
也
不
會
買
位

於
北
冰
洋
的
冰
島
，
天
寒
地
凍
又
是
火
山
地
震

之
板
塊
，
買
個
如
此
貧
瘠
的
冰
山
來
幹
什
麼
？

有
餘
力
也
先
發
展
自
己
西
藏
青
海
山
區
啦
。
至

此
想
起
﹁
買
島
﹂
之
說
也
不
自
今
日
始
，
記
得

九
七
前
有
段
日
子
，
回
歸
在
即
，
英
國
佬
突
修

例
不
收
也
不
認
港
人
，
英
資
太
古
等
紛
紛
外

撤
，
香
港
掀
起
移
民
狂
潮
，
新
加
坡
領
事
館
門

前
人
龍
擠
爆
，
真
是
人
心
惶
惶
，
那
時
便
有
幾

個
富
豪
級
朋
友
私
下
夥
集
商
議
：
﹁
不
如
我
們

港
人
集
資
去
中
南
美
加
勒
比
海
或
南
太
平
洋
諸

島
買
一
兩
個
較
大
島
嶼
，
眾
集
資
島
主
組
織
成

立
一
個
簡
單
立
憲
政
黨
議
會
機
構
，
以
港
人
財

力
經
驗
建
一
批
屋
㢏
民
居
廠
廈
商
店
，
接
受
港

人
大
量
移
居
，
法
定
中
文
為
統
一
語
言
及
統
一

文
字
，
起
道
路
建
學
校
，
再
建
一
個
海
外
之
香

港
，
必
要
時
再
壯
大
些
組
織
兵
役
制
之
國
民
自

衛
軍
，
成
立
治
安
機
構
國
際
法
之
法
庭
等
等
，

全
部
行
自
治
民
主
制
。
以
港
人
韌
力
耐
力
和
刻

苦
靈
活
，
如
此
想
像
也
非
絕
對
的
天
方
夜
譚
，

而
剛
好
那
幾
年
中
美
洲
有
些
島
國
傳
出
有
荒
島

外
售
，
所
以
那
時
之
富
豪
也
非
皆
為
發
夢
遐

思
。
記
得
那
時
阿
杜
也
在
報
上
專
欄
附
和
發
過

一
輪
吶
喊
，
後
來
幾
年
移
民
去
加
拿
大
和
澳
紐

的
人
多
了
，
兩
地
又
大
量
吸
納
，
此
﹁
買
島
﹂

之
說
才
無
人
再
提
，
結
果
真
的
體
現
了
一
小

半
，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
溫
哥
華
等
地
，
澳
洲
悉

尼
等
某
區
，
果
然
港
人
聚
居
成
了
一
個
個
小
香

港
，
香
港
人
也
曾
如
﹁
買
島
﹂
一
樣
找
尋
到
自

己
人
的
小
天
地
。

誇
張
地
說
，
曾
特
首
不
應
該
在

商
台
承
認
房
屋
政
策
處
理
有
失

誤
。不

是
不
應
該
承
認
處
理
有
失

誤
，
而
是
不
應
該
在
商
業
電
台
上
承

認
，
因
為
不
管
政
府
的
任
何
政
策
，
從

宣
佈
到
執
行
結
果
，
都
是
屬
於
全
港
市

民
的
，
理
應
讓
全
港
市
民
得
知
。
何
以

表
示
政
策
失
誤
選
擇
一
家
商
業
經
營
的

電
台
？
令
市
民
有
了
陰
謀
論
揣
測
的
地

方
是
，
政
府
在
報
復
港
台
對
空
降
政
務

官
的
反
對
態
度
，
或
是
明
益
有
商
業
行

為
的
電
台
，
向
商
業
低
頭
，
亦
即
顯
示

房
屋
政
策
一
直
以
來
都
向
商
業
傾
斜
。

前
一
陣
子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張

建
宗
到
樹
仁
大
學
演
講
，
講
題
是
﹁
與

傳
媒
共
舞
﹂，
在
場
學
生
質
問
他
在
最
低

工
資
執
行
前
，
拒
絕
傳
媒
採
訪
，
而
以

政
府
新
聞
處
發
放
的
訪
談
來
播
出
，
是

否
妨
礙
新
聞
自
由
。
他
的
回
答
當
時
太

忙
，
短
短
時
間
內
實
在
無
法
應
付
那
麼

多
的
媒
體
，
而
且
有
順
了
哥
情
失
嫂
意

的
顧
慮
，
還
請
教
在
座
教
授
有
何
妙

法
。
教
授
的
妙
法
無
非
是
約
齊
所
有
傳

媒
，
一
起
採
訪
，
一
起
發
問
。
不
錯
，

這
就
是
政
府
政
策
的
宣
佈
不
能
有
獨
家

專
訪
，
因
為
政
府
政
策
是
屬
於
全
體
市

民
的
，
資
訊
是
希
望
全
體
市
民
都
能
獲

得
，
所
以
不
能
接
受
獨
家
報
道
發
放
。

就
算
被
狗
仔
隊
獨
家
得
知
，
也
應
該
在

知
悉
後
馬
上
召
開
記
者
會
作
全
體
發

放
。私

人
商
業
機
構
可
以
有
獨
家
，
但
是

政
府
就
不
可
以
。
如
果
接
受
獨
家
專

訪
，
就
不
能
談
政
策
，
只
能
談
為
人
處

世
的
閒
話
家
常
。
不
然
，
假
如
我
平
常

不
聽
電
台
廣
播
，
或
者
我
平
時
只
聽
港

台
，
曾
蔭
權
的
房
屋
政
策
失
誤
一
事
，

就
不
知
道
他
承
認
錯
誤
了
。

這
個
對
待
媒
體
的
老
問
題
，
其
實
早

在
港
英
時
代
就
是
如
此
，
末
任
港
督
彭

定
康
就
是
選
擇
媒
體
來
發
放
消
息
。
望

特
區
官
員
真
的
公
平
對
待
傳
媒
和
市

民
。

我
去
剪
髮
從
來
都
十
分
功
能
性
，
在
相

熟
的
髮
型
師
的
手
下
可
以
小
睡
一
會
，
是

我
最
渴
望
的
剪
髮
美
好
經
驗
。
某
天
，
在

熟
悉
的
髮
型
屋
中
等
候
之
際
，
忽
然
發
覺

在
鏡
前
有
一
本
德
希
達
的
︽
書
寫
與
歧
異
︾—

—

大
家
都
應
該
可
以
想
像
到
這
本
後
結
構
主
義
大
師

的
巨
著
，
與
太
子
地
舖
髮
型
屋
如
何
格
格
不
入
。

那
當
然
不
可
能
是
用
來
供
顧
客
翻
閱
的
閒
書
，
而

身
邊
的
美
少
女
在
盯
緊
三
千
煩
惱
絲
如
何
在
髮
型

師
的
手
上
舞
弄
游
走
，
負
責
伴
太
后
剪
髮
的
小
男

友
也
同
樣
聚
精
會
神
與
手
上
的I

P
hone

建
立
感

情
，
顯
然
兩
人
既
無
暇
也
無
心
與
德
希
達
閒
聊
兩

句
。直

到
我
洗
髮
後
安
坐
椅
上
，
才
耐
不
住
問
髮
型

師
：
那
書
究
竟
是
誰
在
看
？
他
登
時
隨
口
答
道
：

不
就
是
我
自
己
在
看
喲
。
然
後
他
乘
勢
高
興
地
逆

向
攀
談
：
你
也
有
興
趣
嗎
？
我
最
近
還
在
看John

R
aw
ls

，
說
時
遲
那
時
快
便
從
背
包
中
掏
出
一
本

來
，
而
且
還
不
是
耳
熟
能
詳
的
︽
正
義
論
︾，
然

後
念
念
有
詞
看
過
這
些
簡
單
的
，
回
頭
再
看
康
德

那
些
便
有
豁
然
貫
通
的
感
覺
。

原
來
看
哲
學
書
是
他
私
密
的
興
趣
，
家
中
早
已

買
了
滿
房
子
的
中
西
大
師
。
每
晚
收
工
後
，
他
的

私
人
珍
貴
時
間
，
就
是
以
音
樂
來
陪
伴
自
己
捧
讀

大
師
名
作
。
我
那
時
才
知
道
他
正
是
髮
型
屋
的
東

主
，
於
是
也
忍
不
住
探
問
對
他
而
言
，
哲
學
書
吸

引
他
的
地
方
在
何
處
？
老
闆
自
言
生
性
素
來
內

向
，
不
敢
輕
易
冒
險
，
而
且
也
屬
常
被
人
欺
負
的

類
型
。
但
自
從
愛
上
閱
讀
哲
學
書
後
，
人
的
自
信

大
為
增
強
，
對
於
不
認
同
及
不
公
義
的
事
也
開
始

敢
於
發
聲
。
七
年
前
不
顧
後
果
自
立
門
戶
，
背
負

天
文
數
字
的
租
金
，
貿
然
決
定
要
放
手
一
試
，
箇

中
經
歷
太
多
的
人
事
磨
練
，
往
往
也
是
憑
哲
學
中

得
到
的
啟
發
，
從
而
迎
刃
而
解
。
簡
單
言
之
，
最

基
本
是
對
人
性
的
思
考
及
掌
握
會
較
清
晰
，
這
一

點
對
髮
型
師
此
行
業
而
言
尤
其
重
要
，
﹁
我
們
就

是
要
在
最
短
時
間
找
到
顧
客
的
需
要
所
在
。
﹂
他

信
心
滿
滿
分
享
。
不
過
他
承
認
一
切
其
實
都
是
後

知
後
覺
的
，
當
初
把
哲
學
書
拿
上
手
純
屬
好
奇
，

只
是
一
看
下
去
會
愛
不
釋
手
，
愈
多
問
題
纏
繞
就

愈
想
釋
疑
，
於
是
便
一
位
一
位
哲
學
家
追
讀
下

去
，
到
頭
來
發
覺
自
己
的
性
格
改
變
了
已
是
後

話
。
如
果
我
在
大
學
教
哲
學
的
話
，
大
抵
會
二
話

不
說
邀
請
他
回
去
與
學
生
分
享
。
不
過
再
問
為
何

要
唸
哲
學
？
答
案
早
已
在
你
你
我
我
的
心
中
。

德希達髮型師

如
果
你
發
現
有
人
遺
下
了
六
千
元
，
你
會
怎

麼
辦
？

交
給
警
察
？
在
原
地
等
物
主
回
來
？
拿
去
作

慈
善
捐
款
？
據
為
己
有
？
還
是
認
為
六
千
元
實

在
太
少
了
，
不
值
得
據
為
己
有
，
數
目
要
改
為
六
萬

元
，
才
會
以
身
試
法
？

天
命
這
話
題
無
意
針
對
任
何
人
，
只
認
為
這
是
探

討
人
如
何
面
對
誘
惑
的
一
個
有
趣
話
題
，
皆
因
我
們

無
時
無
刻
也
在
面
對
相
關
的
衝
擊
：
這
個
女
生
很
美

啊
、
這
個
手
機
比
我
的
那
個
好
、
如
何
可
以
吃
到
這

些
美
食
就
好
了
、
這
件
衣
服
很
不
錯
哩
、
我
也
很
想

去
旅
行
啊⋯

⋯

雖
然
這
些
誘
惑
的
程
度
不
一
，
但
其

本
質
均
是
源
於
人
的
貪
慾
，
它
輕
則
會
令
人
心
不

安
，
重
者
則
更
會
使
人
作
奸
犯
科
，
種
下
難
以
修
補

的
過
錯
。

你
認
為
只
起
了
貪
念
，
但
沒
有
實
際
的
行
動
就
是

沒
有
問
題
嗎
？
你
認
為
我
只
貪
吃
一
頓
豐
富
的
晚

餐
，
又
與
人
何
干
呢
？
其
實
在
國
學
大
師
南
懷
瑾
的

作
品
之
中
，
他
便
曾
點
出
貪
念
累
積
的
後
果
：
積
集

成
各
種
疾
病
。

不
信
嗎
？
好
的
東
西
吃
得
多
了
，
便
會
引
發
腸
胃

的
不
適
，
長
遠
甚
至
會
種
下
更
嚴
重
的
死
症
；
凍
的

東
西
喝
得
多
了
，
腎
臟
及
腸
胃
也
會
出
現
虧
損
；
手

機
遊
戲
好
現
嗎
？
玩
得
太
多
，
不
但
手
指
的
靈
活
性

會
出
現
問
題
，
眼
睛
及
精
神
不
足
更
隨
時
引
發
更
嚴

重
的
毛
病
！

所
以
別
以
為
貪
是
毫
無
後
果
，
人
若
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欲
望
，
它
最
終
只
會
成
為
對
自
己
的
傷
害
！

作
為
一
個
經
常
享
受
到
豐
富
物
質
的
現
代
人
，
我

們
更
要
對
誘
惑
格
外
警
惕
。
早
前
和
一
位
密
宗
的
朋

友
傾
談
，
他
便
打
趣
地
點
出
現
代
人
的
可
憐
及
物
質

的
可
怕
之
處
：
若
努
力
修
行
，
人
確
實
有
機
會
能
即

身
成
佛
，
但
供
樓
隨
時
到
死
時
還
未
能
把
債
務
了

結
，
買
樓
，
可
能
要
比
成
佛
更
難
！

比成佛更難

三、上午秀「找北」

上午的遊程為「找北」。這裡的「找北」包含兩
層意思，一是尋找祖國的最北點，二是看看

那裡有多少個「北」。據介紹，「找北」是這個季
節遊北極村的重頭戲。
用過早餐，包車司機自告奮勇當導遊，並幫我們

喊來電瓶車。「找北」之處在北極洲景區，距村裡
約摸兩公里，電瓶車載㠥我們一路奔北而去。沿途
視野十分開闊，只見左邊（西、南）是七星山，右
邊（東、北）是黑龍江，山與水之間，是一塊平坦
的黑土地。這就是北極村的地貌全景。
我暗忖，山水懷抱的這片沃土，該是千百萬年前

形成的一小塊沖積平原吧？那麼，是誰最先發現
它，並與之共命運的呢？顯然是至今生活在這裡的
達斡爾、鄂倫春、赫哲、鄂溫克等少數民族的祖
先，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這些靠漁獵遊牧為生的少
數民族先輩，憑㠥勤勞、勇敢和智慧，用心血、汗
水和生命開墾了這片處女地。
電瓶車停在「最北一家」處，下車後我們隨㠥司

機過吊橋，來到「北極洲」。「北極洲」是黑龍江
主航道中國一側的一塊沙洲島，面積不到一平方公
里，略呈棗核形，有木板吊橋與陸地相連接。登上
北極洲，不幾步迎面就是玄武廣場。「玄武」在道
教中意謂北方，也指北方的神，主水，因而玄武廣
場中心設有神龜靈蛇的雕塑。鼓狀大理石座基上，
一條粗壯機敏的小龍纏㠥一個憨態可掬的神龜嬉
戲。

玄武廣場再往北不遠就是著名
的「金雞之冠」了。去往「金雞
之冠」的路上，我們發現荒地裡
盛開㠥幾株野花，花瓣粉黃，桿莖細長，雖說零零
星星，卻是此地難得一見的風景。司機告訴我們，
那是野罌粟，又叫山大煙、野大煙，能鎮痛、止
咳、定喘、止瀉，有很高的藥用價值。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喲！」女司機打趣道，「可

惜季節過了，你們早幾天來就好了，紅的黃的，遍
地都是，五顏六色，好看極了！」
野罌粟我們從未見過，大伙哪管「不要採」？紛

紛躍下地坎，採摘起來。生長在高燥之地的野罌
粟，生存條件惡劣，卻拚命吸取蒼天之靈氣，吮吞
大地之乳汁，用生命綻放鮮花裝扮河山⋯⋯其實，
它們跟「龍江石」一樣，是一段歷史變遷的見證者
啊！
不一會兒，我們來到「金雞之冠」廣場。只見廣

場上聳立㠥一座氣勢磅礡的雕塑，十分壯觀：四根
擎天方柱呈「八」字形斜插於四方，自下而上漸次
收攏，下端牢牢抓住大地，頂頭托㠥一方碩「璽」
——金印，「印鈕」為一南向昂首神龍。近前，抬
頭探看「璽」文，乃陽刻篆體「金雞之冠」四字。
如此造型，其寓意不難解讀：「璽」是權力象徵，
「柱」含威震之意，「龍」乃華夏代表，合起來便
是此地已屬神州，中國主權至上，神聖不可侵犯！
雕塑令人肅然起敬，揖別後大家仍頻頻回首──彰
主權，壯國威，誠哉斯域！
「再往下就該找北啦！」業餘導遊高聲叫道。在

她的引導下，我們沿㠥江邊的木
板路急急東去，不一會兒便看見
一座不㢛鋼雕塑。那是一座「北」
字形標誌性建築，高大而立體。
近看，它實際由三個「北」字的
半邊構成，從中心呈120度角散
射排列，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去，都是一個「北」字。它的下
面，立有一座三稜錐形鋼塔，上
面清晰地標注㠥此處的經緯度

─東徑122°20′43.48〞，北緯53°29′52.58〞。這
個塔尖，就是中國金雞版圖的「最北點」了。
「北」字鋼雕的南面，草叢中遍佈各種各樣的石

頭，每塊石頭上就刻一個「北」字，形體相異，各
見風骨，是中國歷代以來各類名人的手跡。從帝王
將相，到布衣士子，從文人墨客，到拳頭武夫，但
凡手跡中留有「北」字的，幾乎囊括一空。有時
間，有興趣，你就可勁兒找吧！
但話要說回來，找「北」不找「北」，並不在這

一刻上，更不在這種形式上，甚至也不在某個人或
某幾個人身上。
就個體而言，誰不是終身都在找「北」？從背上

書包之日起，到白髮蒼蒼之後，為了給自己的人生
定向定位，我們苦苦尋找了多少年？我們找到了自
己的「北」嗎？或許，那些能夠留下「北」字手跡
的人們已經找到自己的「北」了。可對於芸芸眾生
來說，或受時代束縛，或囿於個人天賦，或迫於生
計，或主觀努力不夠，或為盲目所困⋯⋯窮其一生
未能找到「北」的，何止千萬！鄭板橋說「難得糊
塗」，從慾望的角度說這當然很對，可從人生找
「北」的角度看呢？最難得的哪是什麼「糊塗」
喲！俗言道，「飽漢不知餓漢飢」，也許那些明爭
暗鬥的官吏們確實需要它，可咱草民百姓，生活窘
迫，一不留神就被假話假貨所騙，當緊的還是難得
聰明啊！

至於群體，尤其是一個團體，一個國家，找「北」
之說就更複雜，更耐人尋味了。
雖然無暇去石刻堆裡找「北」，但這並不妨礙我

們找到「北」。原來，「北」字石刻群外有座石
碑，原生態的巨石上刻㠥「我找到北了」五個行書
大字。於是，我們紛紛跟它合影，總算是秀了回
「找北」。

值得一提的還有石碑附近的一樁一「牌坊」。
「牌坊」的木板上寫有「北望埡口廣場」字樣，據
說天氣晴好之日可從這裡看到漠河縣城；而高高的
木樁上則釘滿了方向各異的路標，上面標㠥此地到
紐約、東京、悉尼、巴黎、倫敦、莫斯科等地球村
裡大戶人家首都的直線距離，我留意了一下，連到
非洲好望角的距離也給標上了。很顯然，這根並不
起眼的木樁，不僅體現了設計者的聰明智慧，甚至
也悄然展現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胸懷境界。
告別「最北點」後，我們一路匆匆出洲，沿途順

便遊覽了鄂倫春祭神樹、珍稀動物譜、身體測試門
等袖珍景點。
走出北極洲，我們又乘電瓶車去村南，遊覽了北

陲哨所，並到下游江邊遠眺了一回俄羅斯村莊。北
陲哨所與內地軍營毫無二致，一派寧靜安詳，當年
劍拔弩張的氛圍已然消失，更嗅不到丁點火藥氣
味；俄羅斯村莊是對岸唯一可以見到的有人煙的地
方，但也只見房屋不見人。
日近中午，我們匆匆結束了北極村之遊。要說不

虛此行，有所收穫的話，毫無疑問當首推「找
北」。因為它不僅讓我意識到了個人「找北」，更讓
我想到了民族的、國家的「找北」。個人「找北」
事小，民族、國家「找北」事大；地理版圖「找北」
易，精神思想「找北」難；患難之時「找北」易，
太平盛世「找北」難⋯⋯嗚呼，哪一個曾經輝煌過
的王朝，最後不都是倒塌在找不㠥「北」的迷途之
中？！
別了，雄雞一唱天下「北」！

諾獎與中國詩人

買島

彥　火

客聚

李
冰
冰
即
將
參
演
好
萊
塢
品
牌
電
影
系
列
︽
生
化
危
機

5
：
報
應
︾，
據
知
擔
戲
甚
重
。

看
到
這
個
消
息
，
很
替
李
冰
冰
高
興
，
她
的
努
力
終
於
有

成
果
了
，
相
信
成
龍
會
更
高
興
，
因
為
李
冰
冰
搖
身
變
﹁
國

際
李
﹂，
成
龍
有
不
少
功
勞
。

上
個
月
，
李
冰
冰
來
香
港
宣
傳
︽
辛
亥
革
命
︾
時
，
跟
她
和
成

龍
做
訪
問
，
成
龍
坦
言
他
十
分
欣
賞
李
冰
冰
，
所
以
特
地
邀
請
她

參
演
他
拍
的
第
一
百
部
電
影
，
更
提
議
她
參
與
投
資
，
李
冰
冰
從

善
如
流
，
於
是
乎
就
由
一
個
演
員
升
格
成
投
資
者
兼
出
品
人
。

成
龍
的
理
論
是
：
﹁
做
演
員
投
資
一
套
自
己
有
份
拍
的
好
電
影

是
個
很
好
的
投
資
，
由
資
金
開
始
，
從
中
學
習
，
慢
慢
參
與
，
便

會
學
到
關
於
更
多
電
影
的
知
識
，
電
影
賺
錢
自
己
又
可
以
賺
多

點
。
﹂

李
冰
冰
在
旁
聽
㠥
，
像
個
聽
話
的
小
女
孩
，
不
停
點
頭
。

此
外
，
成
龍
又
提
議
冰
冰
學
好
英
文
，
﹁
我
告
訴
她
要
令
自
己

更
多
元
化
，
便
要
學
好
英
文
，
她
真
的
聽
話
去
學
，
現
在
在
外
國

可
以
用
流
利
英
語
接
受
訪
問
，
寫
短
訊
給
我
也
是
用
英
文
，
會

寫
：
﹃Pa

︵
爸
︶⋯

⋯

﹄，
非
常
好
學
又
努
力
。
﹂
李
冰
冰
暱
稱
成

龍
做
﹁
爸
﹂。

李
冰
冰
的
語
言
天
份
十
分
好
，
她
無
師
自
學
非
常
難
拿
捏
發
音

的
廣
東
話
，
不
單
百
分
百
聽
得
明
白
，
更
能
講
一
口
有
八
十
分
的

廣
東
話
，
學
英
語
應
該
難
不
倒
她
。
冰
冰
告
訴
我
，
她
的
願
望
是

多
拍
打
戲
，
反
映
冰
冰
的
剔
透
，
她
知
道
拳
腳
功
夫
是
世
界
語

言
，
要
成
為
﹁
國
際
李
﹂，
學
好
功
夫
比
學
好
英
文
重
要
，
所
以
每

逢
遇
到
身
手
敏
捷
的
拍
檔
，
她
都
會
請
教
一
招
半
式
，
拍
︽
功
夫
之

王
︾
的
時
候
，
她
就
常
向
成
龍
和
李
連
杰
討
教
，
身
手
已
不
錯
。

李
冰
冰
的
聰
明
和
勤
力
早
已
有
跡
可
尋
，
她
開
拍
︽
狄
仁
傑
︾

時
，
正
緊
接
︽
風
聲
︾
的
煞
科
戲
，
她
甫
完
成
︽
風
聲
︾
戲
份
，

馬
上
趕
赴
︽
狄
仁
傑
︾
拍
攝
場
地
，
已
是
深
夜
，
導
演
徐
克
興
致

勃
勃
要
教
她
舞
綵
帶
，
以
便
她
拍
用
皮
鞭
的
戲
份
，
她
本
來
累
得

要
死
，
但
仍
二
話
不
說
去
學
，
還
練
了
一
個
通
宵
，
正
式
拍
攝
時

已
能
純
熟
地
運
用
皮
鞭
了
。

這
陣
子
，
李
冰
冰
、
范
冰
冰
由
內
地
鬥
到
去
國
際
影
展
紅
地

毯
，
光
芒
把
國
際
章
、
趙
薇
、
周
迅
都
蓋
過
了
，
且
看
︽
生
化
危

機
5
︾
會
為
她
帶
來
甚
麼
樣
的
風
景
。

李冰冰晉身國際李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傳媒與政府

雄雞一唱天下「北」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北極村」之遊（下）

■「金雞之

冠」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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